第二十三章   一個女犯熱烈愛上了齊家貞
想不到，我這輩子，第一個瘋狂追求我的竟是一個女人，一個有丈夫有四個孩子的女人。我當她是好朋友，她卻當我是她意中的情人。朋友也好，情人也好，反正監獄內一律不允許，我說人前落人後，批判別人“耍小圈”，自己卻莫名其妙地扯進了“小圈”的圈子。

    我這才發現，在監獄的環境裡，友情如果用一種相當頑強的，忍不住非表現出來不可的形式出現時，這種“友情”多數已經產生變異，它更像是“愛情”，一種變態的扭曲的愛情——就像從深深的石縫裡或者持續的大風中掙扎出來的螺旋形的樹一樣。它相當地模棱兩可了。我不得不承認，那些人在批鬥會上使用的我反感的詞句或許是準確的。

    她叫段淑貞，比我大九歲，糧店售貨員，“自然災害”貪污糧食，判刑八年。她眼睛細小，鼻梁平坦，長得很一般，但是小嘴巴薄薄的兩片嘴唇很豐滿，線條特別精緻好看，細而整齊的眉毛像是眉筆精心畫上去的，所以，多看一會，她相當地別有情致逗人喜愛。儘管我倆都是組長，一起開會，星期天檢查房間和公共地段的清潔，因為她不多言多語，不招惹是非，很不引人注意，我沒有同她交談過。

    那段時間，我正遇上修縫紉機危機，一個自詡聰明能幹的高中畢業生，想搞什麼原子核物理尖端科學，結果連個小小的縫紉機都修不好，有啥屁用。車間多餘的縫紉機都用上了，有問題的機器一部接一部排在機修桌上，像傷兵等候“醫生”救命。晚上，我睜著眼睛睡覺，面前出現一台縫紉機，冷冰冰地站在那裡，奈何它不得。我決心從學習使用螺絲刀、搬手開始，利用午睡和星期天休息時間，抱著這沱鐵反復琢磨，一件一件拆下它的零件，一件一件還原回去，研究這一百多個零件間的相互關系，它的起動原理。掉了近十斤肉（要多少紅苕稀飯才換得回來喲），認識到“勞動偉大”、“勞動改造人”的真理，信服了“卑賤者最聰明”，自己則是狂妄無知，一文不值的。我基本上渡過了這個難關。

段淑貞的縫紉機斷針，經我“修理”後，斷針的毛病倒是治好了，但是又開始跳針，剛離開她不到五分鐘，她又把我叫了回去，我其實對自己修的機器一點沒有把握，但是又不願公開承認。我說“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囉嗦呀，哪會又跳起針來了？”她說“我看見你把墊在梭床背後的兩塊砂布甩掉了，它就開始跳針了。”我沒好氣地擋回去︰“它又不是神布，貼在那裡保佑你不跳針？”不理睬她，走了。“神布”之說既令她啞口無言，又引起她對我的興趣，她後來告訴我。等我基本懂得修理縫紉機之後，我才發現那兩塊綠豆大小的東西真的是“神布”，只是太厚，引起斷針，完全去掉，導致跳針，應當換成薄一點的。
李恆芳滿刑走了，段淑貞頂替她看小監，終日坐在小監房門口結毛線，很少做別的勞動。一個晚上，我正要上床，被她叫去作記錄，小監的朱玉蓮正在歇斯底裡大發作，破口大罵毛主席。
提起朱玉蓮，她好像已經在小監房裡安營扎寨很久了，具體的案情無人知曉。李恆芳告訴我，在四隊的時候，政府曾經把她丈夫接來重慶，希望通過他勸導朱玉蓮接受改造，他們常常聰明地利用家屬親情使反改造改變態度，以體現革命的人道主義。那天，隊長叫朱玉蓮梳洗幹淨去隊部接見。約五十歲的頭髮花白的朱玉蓮，大鼻孔朝天，皮膚因長久不見天日而特別白淨，嘻嘻哈哈從小監房出來經過球場，踏上幾步梯坎，看見蹲在部隊門前屋檐下的丈夫，她幾步沖上去，揮起拳頭雨點般地朝他頭上打去。嘴裡怒罵道︰“你個狗×的，男子八叉的，蹲在地上縮起，像個烏龜﹗”嚇得她丈夫抱頭鼠竄，話也沒有說一句就回了家，從此沒再來過。我問朱玉蓮︰“為啥仔你把丈夫打跑了？”朱玉蓮扯開她肥厚的嘴唇答道︰“我才不要這個烏龜男人耶。”接著是一串難聽極了的下流話。

    一天，李恆芳給我一封朱玉蓮的家信，隊長耽心她會把信扔進馬桶裡，讓我念給她聽。哪一個犯人不想家不盼信啊，“家書抵萬金”哪。我高興地到了朱玉蓮的風門洞口︰“喂，朱玉蓮，你屋頭給你來信了，我讀給你聽。”我滿以為她會開心地洗耳恭聽。誰知，朱玉蓮瞪大眼睛，用她沙啞的嗓子憤怒地喊到︰“拿給我，拿給我﹗”一面從風門洞口伸出雙手搶信。我嚇得連忙後退，更加相信她要信的目的是為了把它扔進馬桶裡。我站得遠遠的，她絕對夠不著了，便開始大聲念，希望她會乖乖地靜下來聽。孰不知她更加聲嘶力竭地狂叫要我還信，引來無數人圍觀。突然，在數秒鐘的寂靜之後，女犯們一陣騷亂，哇哇大叫往後退。原來，朱玉蓮拿她的飯碗從馬桶里舀糞朝外面潑來。她的首要目標當然是淋我，可是第一碗“米田共”卻落在離她最近的看客身上，我站在外面走廊的一根磚柱旁，身子迅速一側，躲到磚柱後面，第二碗洒在磚柱上，幾碗大糞之後，沒有人再呆在那裡。我把信還給了李恆芳，對朱玉蓮的行為很不理解。李恆芳後來告訴我，朱玉蓮對她說既然是家信，就應當交給她，別人憑什麼讀她的信，她說“看人家信，挖目斬手。”我不瞭解朱玉蓮的過去，也不清楚她有無文化，只知道她舉止野蠻粗魯，語言污穢不堪入耳。每當她亂罵時，隊長總叫我去記錄。其實，她出口的話很少有什麼意思，只是髒話的大集錦，聽得我心驚驚地全身起雞痱子，我相信，在這裡我獲得朦朧的性啟蒙教育。想不到這個“出口成髒”的女人，她的靈魂裡卻有如此強烈的尊嚴感和不可侵犯的自尊心。

    那晚，段淑貞陪我作記錄，朱玉蓮用她一貫的沙啞嗓子罵道︰“火鉤毛澤東，門板毛澤東，石塊毛澤東，雞公毛澤東，菜刀毛澤東，褲兒毛澤東，桌子毛澤東，椅子毛澤東……”罵了幾十個不同品種的毛澤東，她把一個物品加在毛澤東名字的前面就是一句罵話，有時候得要幾秒鐘想出一個新的東西，再繼續罵下去。這些話雖然分析不出任何具體的政治含義，但當時已是“世界人民心中最最最紅的紅太陽”的毛澤東，已經是神，那里能和塵世俗物相提并論，朱玉蓮的罵話不光是一種不可容忍的大不敬，簡直就是頭等大罪了。她像這樣罵毛澤東已不是第一次，也並非最後一次，彼此雷同，沒有花樣翻新。

記錄完了，我站起來打算回房睡覺，段淑貞把我留住，她說她想同我聊天。

她告訴我，她交朋友有三個條件，一是要長得好，二是要有文化，三是要受大家歡迎。她認為我符合這三條，她很喜歡我。我心想，這個人太有趣了，交朋友還先有條件，用心去碰撞就夠了。她說她同情我的母親，失去了丈夫同時又失去了獨女，心裡不知有多麼悲傷。她說她可憐我，年紀輕輕就當犯人，青春年華在牢裡葬送，失去了個人的一切幸福。她說她出去勞動，看見過我父親，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好人，好人才會有這樣個好女兒。她表示她比我早滿刑六年，出去之後一定要去看望我母親，把我的母親當成她的母親，那怕賣野力也要在經濟上給予她幫助。

儘管，我不願意任何人可憐我，我按照自己選定的路走，再多的苦難是我自己的決定，我並不可憐，也拒絕接受別人對我的可憐；儘管，我交朋友從來不帶功利觀念，不指望任何人給我任何好處，好几個犯人臨走前問我要地址，想通過母親送東西給我，都被我婉言謝絕。但是，段淑貞的這番肺腑之言溫暖了我的心，她的一片盛情好意，我深深感謝，甚至有點受寵若驚了。

    那晚，對於我，有一顆友愛的心向我靠近；對於她，似乎已經與心上人定了情。   

    車子在兩股軌道上奔跑。我並沒注意她見到我時容光煥發滿目含情，直到一個星期日，我們檢查葡萄藤下的落葉是否收拾幹淨，段淑貞乘無人注意，用她的手摟住我的腰，我像觸了電全身一顫，接著感到很不自在，努力要掙出她的手臂。

事實上，我掙不出這雙柔軟的手臂。
無論我在哪裡，她便出現在哪裡，用她那雙並不美麗但是盛滿深情的眼睛注視著我，有時甚至是在哀求我。我手足無措，不明白她要求什麼。要知道，在監獄裡面，友誼也是嚴格禁止的，每個犯人只是海灘上單顆的沙粒，彼此不沾靠，冰涼的海水沖刷過來夾擠在沙粒之間。“沙粒”感到冷，需要溫暖，但是又懼怕溫暖，因為它帶來麻煩。這就是我當時的兩難境地。

    我希望我能使段淑貞快樂，以表示我對她的感激，我又必須裝得若無其事，以避免別人逮住我的尾巴。我扮演著一個陽奉陰違的角色。

陸文燕滿刑走了，後來的赤腳醫生尚未抓進來接班，我權且掌握醫務室鑰匙，有發放紅汞、碘酒、眼藥膏、紗布的大權。當時，有一個名叫丁鼎勛的“勞改釋放犯”醫生，每周來隊上看病開處方，由醫院把藥送來，我負責一日三次或四次發藥。段淑貞經常來醫務室，她的眼睛老是紅紅的，好像哭過。她總是讓人家先拿，只剩下我倆時才叫我給她點眼藥。我站在她面前，她坐在矮凳上，雙手摟住我的腿，仰起臉滿懷柔情地望著我，眼淚順著面頰無聲地淌下來。
她已經如願以償有了我這個朋友，應當快快樂樂地過日子，為什麼反而比過去更加郁郁寡歡，無病呻吟。但是，我從來沒有花時間同她多講話，一來隨時有人進來，怕別人聽見，二來我耽心問她一句，她冒十句、百句，那就好像把小瓶子裡關了一千年的妖怪放了出來。所以，我什麼也不問，只是說你別這樣，我的眼藥水怎麼點。她使勁地輕輕掐我的腿，把身子拐幾拐，可愛的小嘴唇嘟著。我不明白，也不詢問。

那天清晨正要出工，女犯們突然唇紫面青一個接一個倒下，來不及抬醫院。原來是吃了蒼蠅晝夜光顧下做出來的咸菜，食物中毒。我事先當然不知道，只是不喜歡這個咸菜的味道給別人吃了，所以成為為數不多的好人，幫助醫生們在病人中忙來忙去。趙椒貞發得不重，她希望我留在她身邊照顧她一個人，那怎麼行，我做不到！由於藥物有限，又熬了一大桶解毒的中藥，西藥有糖衣是甜的，中藥則苦得難以進口，有的人發西藥，有的人發中藥。我覺得趙椒貞是我的好朋友，她應當“吃苦在前”，我發給她中藥。孰不知，我們的觀點正好相反，她認為憑我倆的關系，我應當優待她發西藥才對。我奇怪為什麼她會這樣想，同她發生了第一次爭吵，友好是偷偷摸摸的，爭吵也是偷偷摸摸的。我紅著臉捍衛我的原則，她且戰且退，最後歪著腦袋笑了，我打了她肩頭一下算是我贏了。
一天，在監內運磚，臨時急需勞動力，我去了，段淑貞也去了。當晚，她找到機會同我講話，小聲但是十分用力地說︰“怪不得你一直對我這麼冷漠，今天我才明白了，原來你另有心上人。”我不明白她在講什麼，追問道︰“啥子，你在說啥子？”她重復了最後一句“你另有心上人”，不等我回過氣來，她接著講︰“你不要犟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你停下挑子在前面歇氣，歇氣就歇氣，每個人眼睛都朝前看，你偏要轉過臉來看她，那才叫舒服喲。是不是？”我火了︰“她？哪個她？”段淑貞生氣了︰“你還要問我？高年華。”她大聲地把名字吼了出來。我火冒萬丈，七竅生煙，罵道︰“你混帳，你當我什麼了？當我是個男的，一個花花公子，喜新厭舊?你在幹啥子，執行一夫一妻制呀？講些什麼鬼話。”她一邊流淚一邊嘟噥說︰“那你就光明正大呀，為什麼鬼頭鬼腦背著我幹？”
我男朋友都沒有交過一個，一輩子沒被人這樣侮辱過，她講話實在太傷人，我恨不得奔上去刮她兩記耳光，從此拉倒。但是，見她不斷擦眼淚，我的手沒有舉起來，就是舉了，也不可能打下去。
小時候打架不算，長大後，我還從來沒有打過人，更不要說打一個喜歡我的人。扳扳手指頭數一數，從小學到中學到社會兩年到監獄這五年，有沒有一個人像她那樣對我說貼已知心溫情的話，有沒有一個人對我的母親、我的父親、我本人表示過那麼巨大的同情和好感，有沒有一個人說過我的父親是好人?沒有，一個也沒有。除了翻白眼歧視、欺侮人、看笑話，與己無關不勞心之外，有誰像她那麼真誠友好直率平等地待我，我的心從來沒有這樣被感動過、溫暖過。我們從小接受的家庭教育除了誠實忠厚謙讓之外，就是“受人滴水之恩，當以涌泉相報”，段淑貞對我的那顆心，我報答都來不及，無論如何我都不能傷害她。

    我壓住怒氣慢慢對段淑貞解釋，我們不是夫妻，不是一對一的關系，我們是朋友，是好朋友，有諺語說“一個敵人不算少，一千個朋友不算多”，我願意交多少就交多少，這與你不相干，也絕不影響我們的友誼。只不過，這裡面不允許交朋友也不是交朋友的地方，你是我唯一的“小圈”，我沒有別的“小圈”，也不打算有。最後我說︰“你不要發神經，疑神疑鬼的。”段淑貞的眼睛露出笑意，問我︰“那，高年華呢？”我答道︰“什麼高年華，矮年華，沒有一個是。”她真的笑了，用食指定住我道︰“那，你給我下保證。”我講的都是真的，有什麼不敢保證的，為了不同她沒完沒了地糾纏，我說“我保證，我保證。”一面逃也似地走開了。

    段淑貞提及的高年華，是個明目皓齒，唇紅膚白的可愛女子，比我小一兩歲。年幼時她父母雙亡，參加“友誼商店”工作後，夥同其他幾個年青人集體偷竊，集體分享，她年齡最大，成為集團首犯，判刑八年。她天性溫和善良，笑口常開，露出兩排潔白整齊的牙齒，特別沒有辜負造物對她的厚愛。因為她討人喜歡的好性格，老有人找她耍“小圈”，又因為她嘴緊，不肯出賣人，老是被動，老是被鬥。我看她成為“首犯”，也是因為不肯吐人，別人都說是她是她，也就是她了。挨鬥之後，隊長安排她到了段淑貞小組，“五固定”在表現好從來不耍“小圈”的段淑貞身旁。從此，兩個人腳跟腳走一起，只要有高年華的身影，就有段淑貞那雙緊盯的眼睛。

    段淑貞有了我的“保證”，等於握了上方寶劍，覺得她更有權要求我兌現“一對一”的諾言，不管雙方的理解有何差異；覺得她更有權指責我破壞“一對一”的規定，不管確有其事還是捕風捉影。她的毛病有增無減，我不在的時候，她以淚洗面，碰到我的時候她無端指責，眼睛裡充滿了哀怨。我完全不得安寧，無論在何處，小監門口、醫務室、飯堂、廁所，任何地方，甚至半夜三更，我坐在大馬桶上，她都跟蹤而至。我發現她見到我時眼睛閃出的欣喜的光芒，但是，耳朵聽到的卻是重復又重復的責備︰“眼睛不老實到處亂看”，“對高年華頻送秋波，感情向縱深發展（當時報載文化大革命朝縱深發展）”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我先是氣得五臟六腑要炸，然後是滿心的莫可奈何，最後是忍辱屈從再次退讓。我珍惜她的好心和感情，我懼怕鬧出事來別人說我口是心非。

    共產黨關住了我的身體和我的思想，段淑貞管住了我的眼睛。

    眼睛這個東西太活，隨意性又太大，它老是要轉，看東看西看空無，腦子也管不住，假如命令它不看什麼，那完全是白搭。當時有人風傳高年華是段淑貞的“小圈”，因為，她倆如影隨形。段淑貞把她盯得那麼緊，我碰到了“形”，就一定要碰到“影”，就一定看到高年華。儘管每次看到段淑貞我馬上就命令自己的眼睛不准看高年華，指令還沒來得及下達，眼睛已經自然地掃了過去，而且常常還是先看見高年華，然後才是段淑貞，我懷疑自已真的有點問題了。

    為了安撫趙椒貞無端產生的妒忌心，我對自己“劃地為牢”，並且改變個人的作息時間。

    早上，我遠離可以碰見大堆人的地方，在犯人活動的邊緣面對葡萄藤刷牙、洗臉、倒水，收工洗澡以及其它可能碰見人的時候，我都選擇沖在前面，不然就掉在最後，總之，千方百計錯開“影和形”。平時，從監房進進出出，我總保持眼睛看地，幾次同迎面而來的犯人撞個滿懷。

    最要命的是犯人們早飯後出工前上廁所松包袱這件事，出工前不完成這件要務，出工之後你才知道“水火不留情”的霸道，因為常常是時間不對頭，或者是附近沒有廁所。所以，到勞改隊不久，不管你過去的習慣如何，你肯定要“改邪歸正”，在飯堂“迎新”之後，接著去廁所“送舊”。時間緊張，人流集中，加上通往廁所的破石梯，瓶頸似地卡住川流不息上上下下的人群，來往的人低頭不見抬頭見，有太大的危險看見高年華了。我想來想去，只有一途可走──“改正歸邪”。

    我乾脆提前完成任務，半夜起來解決。前面講過，晚上不能去牢門外上廁所，在我們口字形的監房內靠牆的那邊，放著一排大馬桶，一個小組一個。通常情況下，沒有人願意在這裡幹“大事業”，一來坐得太高不習慣，二來黃湯半桶相當搗蛋。頭幾次，我很吃了點苦頭，“炸彈”一下去，黃湯憤怒四濺，弄得你整日噁心。後來，我發現靠牆的花圃種了幾棵南瓜，扇子大的南瓜葉可是好盾牌。每次，我先摘一兩張“盾牌”扔下去，便無風無浪平安無事。可是，南瓜葉長不贏我，到後來拳頭大的，甚至“氣死疙瘩”的小南瓜也為我捐了軀，無南瓜葉可摘，我以樹枝代替，效果固然不佳，卻仍然不無幫助。

    人們說“心中無冷病，哪怕吃西瓜”，我心中沒有冷病也怕吃西瓜，說不清楚自己得了什麼病。我這才體會到，世界上涉及到人和人的心理、感情的事情，形形色色，盤根錯節，千差萬別，哪裡能夠一概而論，哪裡能用一個公式解釋。

  我的這番苦心，並沒有換來段淑貞的信任，反而是無窮無盡更加固執的猜疑責備，她害的是一種更加無可救藥的病。

    我的忍讓已經接近極限。那段時間的勞動很不固定，做完單、棉衣之後，又做過一批勞保手套，間或也出三隊搞監內搬運。後來幫七隊圓釘車間釘木箱，兩人一組配合完成。段淑貞沒毛衣活做，同高年華一組。我負責發料，檢查質量，登記產量。

    我同高年華從來不是小圈，只是隊長安排我們一起唱唱跳跳表演過節目，平時見面點頭笑笑打個招呼友好地相處。現在，為了段淑貞，我憑白無故突然不理睬高年華，照面不打一個，連公事也回避，實在不講道理，心中時時為高年華抱屈。由於她是隊上有名的小圈大王，也算是一種反改造，對於加在她頭上的任何監督，她都隱忍在心，從不抱怨。儘管如此，段淑貞還在得寸進尺，把高年華越盯越緊，甚至心懷仇恨，我氣憤她以監督反改造的名義假公濟私，開始找機會為高年華出氣。

    那天，我到段淑貞處收成品，她用做好的木箱堆碼成一個小“房間”，把高年華關在裡面，過路人只能看見她的背。我朝裡望了一眼，段淑貞幾乎是在耳語︰“毛病又發了，往裡頭看啥子？”一個好端端的高年華，因為我的緣故，在監獄裡還要低人一等，被人寸步不離地這樣管著過日子，無論她明白就裡還是蒙在鼓裡，我同段淑貞在合謀欺侮一個女犯人，我的心已經不能再忍受。

    我決心從那雙“柔軟的手”裡走出來，段淑貞的那句話打開了門，我的“毛病又發了”。

    我不理段淑貞，朝裡面大聲說︰“喂，高年華，你坐得太矮，釘東西好費力呀，不如站起來做。”我走進去用木板幫她搭了個高度適中的工作台，示範給她看，“你看，鎯頭這樣敲下去，多輕巧。”她笑了，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。

從此，我自由了，我的眼睛高興看哪就看哪，南瓜葉子長得快長得慢關我屁相干，段淑貞認為我是“痴心妹”還是“負心郎”全部滾它媽的蛋，我才不愛管。

世界上好多事，順著走行不通，最好試試“反其道而行之”，常常旗開得勝。以為是很難很難的事情，其實很簡單，“落下即實地”。早曉得這樣，該向王文德試試，不怕你，你又能怎怎麼樣！

我同任何人都正常地交談，我舒心了；段淑貞失去了對我的專利，更加傷心，更加深信不疑我是朝三暮四見異思遷的壞東西。

這倒不要緊，我已經不在乎，要緊的是她還執迷不悟，仍然陷在泥潭里，甚至拒絕與丈夫和四個孩子接見。她是怕她走了，留給我與“新情人”眼目傳情的大好時機。我實在忍無可忍了，不顧一切地對她吼話︰“趙瘋狗，馬上去接見！”命令她跟着隊長去監門口會見家屬。其他犯人看笑話，說風涼話︰“外矛盾，內團結”，“撒煙幕彈”。

六八年底，段淑貞滿刑的頭一夜，她坐在房門口哭。有犯人來叫我，“快點，齊家貞，你的小圈哭得傷心得很，她舍不得你，去勸她幾句吧。”提起她，我就生氣，難以壓抑冒出來的火氣，她把一段好端端的友情扭曲成了什麼樣子，我成了怎樣一個“被侮辱與被損害”的“男人”。

我怒氣沖沖地走到正在流淚的段淑貞面前，大聲武氣地說︰“段淑貞，你十六歲就嫁人，你壞得很，不要臉。”我一點沒有作同她告別的準備，人家要走了，我怎麼罵人講出這樣的話。她揚起細眉毛望了我一眼，一言不語。我接著說︰“明天，你就要回到人民隊伍去了，不要以為滿了刑就船到岸，車到站，你就改造好了。你差得懸遠，資產階段思想還嚴重得很，不繼續加強改造謹防二進宮，吃回鍋肉。”這時，段淑貞居然抬起淚流滿面的臉，滿懷感激地回答我︰“謝謝你，齊家貞，我一定記住你的話，繼續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嚴重的資產階段思想，不辜負你的希望。”
她真的沒有辜負我的希望，滿刑留隊數年回家後，她的“資產階級思想”自動退出歷史舞台，又變成了丈夫的好妻子孩子們的好媽媽了。後來，我們見面重新成為好朋友，我給她的“臨別贈言”，成為我們永久的笑話。

    不明白這段“小圈”怎麼會在她滿刑以後才爆發。隊長叫我去隊部，稍一暗示，我就知道“紙包不住火”，只得和盤托出，然後在大會小會上受批判作檢查。犯人們說我“當著隊長一套，背著隊長一套”、“說人前落人後，鍋鏟落在灶背後”，說我“口是心非，陽奉陽違……”。那時候，我太年輕，努力想做一個好人，是不是個好人，又太依賴於別人的判斷與評價，最怕別人當面講我壞話，像上面提的這些，一聽，手指頭腳趾頭都抓緊了，緊得出汗，心跳得咚咚響，努力用勁忍受，很是痛苦。其實，對於我與段淑貞耍“小圈”的揭發，她們只是揭出了與其它“小圈”相似的現象，真正的故事現在才由我揭了出來。後來我曾問過“第三者”是否瞭解內情，高年華笑起來，露出潔白的牙︰“真的呀，我啷個不曉得？”

    被批判的小圈們是幸運的，只是在前面罰站，如果下面有人呼喊“啄起，九十度﹗”只要幹部不吭聲，你儘可以抬著頭立正或者稍息，開我批判會的時候，隊長對我更寬大，甚至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沒有到前面“照相”。

